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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這部小說的楔子是從這個金聖歎腰斬《水滸傳》的版本裡頭出來的，一般情況

來講，它和小說的主體部分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有相當的距離，游離於小說的主

體之外，空間上，第一回寫諸暨縣的王冕，第二回寫山東，第三回馬上寫到廣東

去了，可見小說描寫有個廣闊的地圖；時間上，王冕還在元末明初，第二回開始，

變成了明代的成化年間。《儒林外史》從結構上來講是模仿的《水滸傳》來的，

小說三十七回出現泰伯禮，與金聖嘆 120 回本《水滸傳》中，七十回忠義廳聚義，

形成一個對應關係，並且最後一回，要有一個名單，他們死後都進了冥榜，成了

翰林院學士等等，也是從《水滸傳》的框架裡出來的，當然在此之前 ，長篇小

說已經形成了一些慣例，包括《封神榜》等等，它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基本的一個

框架，所以這部小說從結構來講，是一個設計小說，它是有一個總體框架的。但

是，如果考慮它的寫作過程及其調整，納麼，它是一個成長型小說，也就是說它

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， 它在小說的二十幾回到三十幾回開始就不斷地以他生活

中的原型，包括他本人經歷、文人筆記裡的逸事、傳聞，都納入敘述，來創造小

說的人物，如馬純上就是馮粹中，如此明白的告訴讀者，毫不隱瞞小說人物的原

型，他花了前後二十多年的時間寫作，且不斷地回頭修改，加以補充，一直到他

1752 年，去世前兩年，還在增訂，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現象，在中外小說史上，

這樣寫小說的人並不多，所以這部小說從這幾個方面來看都非常特殊，因為它，

在真正意義上經歷了文人化的洗禮，不僅是以文人創作，更在於它含有自傳因素

的以文人的生活、以他們關注的問題，與他們不斷思考、掙扎的人生安身立命問

題，還有禮的問題，這都是十八世紀的初葉、中葉的思想史的核心關注。 

 

◎在第一回的開頭有一首詞，五十六回也有一首，整部小說就是這兩首，《儒林

外史》徵引其他材料時，通常不會保留材料的原來形式，而會將其化用到敘述中，

把它變成白話的散文體寫作，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，舉例而言，描寫湖邊風景，

這裡是透過秦老爹的嘴來介紹的，作者通過他的人物話語來描摩風景，而非習慣

的以但見一座好山那樣的詩句替代，這是非常奇特的，在中國的章回小說裡，幾

乎是唯一的一個例子。又如王冕寫那湖邊的那帶風景，引起他要畫那個荷花的那

段話，「須臾，濃雲密布，一陣大雨過了，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，漸漸散去，透

出一派日光來，照耀得滿湖通紅」 完全避免四六文，或七字句，「樹枝上都

像是水洗過一般的，尤其綠得可愛」然後就寫到荷花「這個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

葉上水珠滾來滾去」 這種語言的直截性，它在景物跟人物的觀察之間，沒有

隔任何一層語言的障礙，這是《儒林外史》語言的成就之一。再談到此回的主角

王冕，王冕是唯一一個逃脫小說反諷語境的人物，因為他在第一回，又是以傳記

形式表現(小說裡只有兩個真正用傳記形式來寫的人物，另一個是三十六回的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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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)，傳記的一個特點就是，它把人物封閉起來，從他出生一直寫到他當下的

這個時間，那麼王冕是一直到他死，封閉了以後，它不允許你從別的角度來看他，

以一種權威敘述的形式，他從時間、空間上都完全隔絕出來了，他就是一個相對

來講，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，藉以用來衡量小說中的其他的人物。王冕似乎跟後

來的人只能形成一個對比的關係，未必盡然，他觀賞荷花時的詩意冥想，硬生生

就被打斷了，突然就不知從什麼地方，冒出那麼三個人在那野餐，好像很高雅，

可是一開口就完了，想要了解這部小說後面的反諷筆法，必須把這段給讀懂了，

就可以看到這是整個小說主體部分的一個預言，這三個人的說話的方式，他們所

關心的問題，他們對於那麼荒謬的場景，卻津津樂道、樂此不疲，這些人物都在

那兒不斷攀比、自誇、杜撰，這一段就是後來小說的一個預演，所以這個並不是

完全跟小說的後面完全無關，而且更重要是，它有兩個模式：其一，引一個像王

冕這樣的詩人，他的詩意冥想，被這三個人莫名其妙的議論給打斷，象徵這種詩

意的冥想，永遠處在被打斷的危險當中，這是整個小說的一個模式。第二，就是

逃避，你要隱，你總是要逃，你不斷的要逃避各種誘惑，各種的網絡隨時把你給

牽扯進去，所以王冕畫了梅花以後就麻煩了，縣令想找他，其它人也想找他 他

就拼命的躲，在此建立的一個模式就是，以一個文人，如何在這樣的社會裡，為

自己建立一個另類空間，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獨立性的問題。 

 

◎我們不能以為小說就是文學虛構，而作一種純粹文學的解讀，應該要把文學解

讀跟與其相關的社會史、仕紳生活史、思想史、甚至法律史的各方面結合起來，

如嚴貢生、嚴監生兄弟的案例，關於嚴監生趕著立嗣、趙氏由妾轉為正妻，王德、

王仁兄弟在立嗣過程中的立場等一系列問題，雖表面上以禮、以綱常孝道的名

義，陳述一套儒家的修辭，可實際上的家產爭奪是六親不認的，這造成表裡言行

的徹底脫節，無論是用禮的那套修辭，還是操縱法律的律令格式，來進行這樣一

場利益和權力的較量，《儒林外史》確實提供了一個極好且完整的個案，作為社

會史的切入點。 

 

◎關於八股取士制度，《儒林外史》裡確實呈現了對勢利、唯利是圖、以成敗論

英雄的社會風氣之批判，以范進為例，他原先什麼身分都沒有，更不是鄉紳，所

以大家不理睬他，可是他一中舉、得勢了以後，大家態度完全發生變化，范進經

歷了一場失心瘋，如同象徵性的死亡，必須如此經歷後，你才能接受這樣一個新

的現實，因為你在大家對你回應態度裡，你完全認不出你過去的自己，因為以前

這些人不會來找你的，不會是這種態度，所以你必須完全地、徹底地跟昨日的過

去決裂以後，你才能擁抱一個新的自我，這個自我完全是被別人創造出來的，是

由於這個體制的成功而帶來的，所以 ＜范進中舉＞通常是用來說明這樣的一個

社會心理、社會風氣的一個變化，這樣個人認同的變化，一切都來自於外在，而



 
 

4 
 

他的靈魂內部沒有一個內在核心，能夠保證人格的穩定和延續性，外在世界能夠

將人給扭曲，變成另外一個人，這種不斷的自我再造，匡超人的故事就是這樣，

他跟誰打交道，他就變成了誰，到最後他把這些所有的人，都變成一個大的集合

體，所以叫超人。名和真實的內在世界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？跟你實際的自我有

沒有關係？內在和外表的這種分離，這種語言和實際的分離，這個斷裂是相當一

貫的貫穿小說敘述，而在各領域的表裡分離，也成為反諷的主要動力與來源。 

    但是，如果換一個角度看，這個范進和周進的故事，他以犧牲人格的完整性

為代價，但是他參與了社會流動的重要體制，在過去，沒有家庭背景的支持，他

們是不可能一夜之間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但自從八股取士後，他們能瞬間翻了

身，得到社會地位的升遷和改變，展示了八股取士的另外一個層面。 

    又八股取士不只是一個制度而已，它連帶著一系列，以這個制度為中心的社

會事件、副業，有人拿去掙錢、可以發財、可以謀生、找到工作， 

如八股文的評選、出版成了巨大的產業，那怕你沒考上，照樣可以成為著名的選

家，這個馬純尚就是，他老是失敗，可是他在這個選界還很有名氣，連匡超人這

樣的人，都參與到這個產業裡面，而且名字就放在封面上、包吃包住，還拿了酬

金。所以這部小說，實際上是不斷地從各個角度來寫八股取士，以及它所衍生的

副產品，什麼樣人加入這個產業，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等等，它不僅僅是侷限在

體制內，一個跟考試有關制度而已，更代表了當時社會的泛文化現象。 

    此外，科舉考試只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尤其是考過秀才以後，不用年年考，

三年才需要再考，這期間，很多人就在地方官底下編輯書籍，或去學點別的東西，

如蒙古文、滿文、各種科學的技術或知識等等，這是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，從考

據知識論的發展來看，到了十八世紀中期，文人的知識生活，已經完全超出了八

股文取士所要求的知識範圍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，我們不能夠過於簡單的，把這

本小說當做一個歷史史料的論述，因為它實際上跟當時文人的精神生活、知識實

踐有一定距離。 

 

◎吳敬梓對於考據學的態度，他本人跟禮學是很有關係的，他師承顏李學派之禮

學，這個禮學是禮儀的禮、禮樂兵農的禮，吳敬梓周圍的好幾個朋友，也都研究

禮學，如程廷祚是以制禮作樂著名。對於禮，顏元認為實踐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你

行禮，就達到了目的，不一定要做很多的版本考訂。到了李塨，開始跟考據學家

來往非常密切，他發現要作禮，不能不搞清楚你在作什麼禮，根據的經典為何，

經典文本的校勘，變成非常重要的課題，在這一點上，他跟他的老師顏元，有很

大的分歧。禮的精神體現在物質的形式，這是當時禮學的重要方向，把它的文本

考訂跟禮的物質性，非常清楚而緊密的結合，禮必須能夠操作，在由禮和禮器構

成的物質的環境裡面來操作才有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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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三十六回寫那個虞博士的那一章，那個是典型的傳記形式，他寫虞博士的誕

生，完全是聖人的誕生故事，他的母親先是作了一個夢，然後生下他，他一生下

來就叫虞博士，這是傳記的描述，傳記具有封閉性，屏蔽掉其它不同的視角，它

是一個類型，作者把他建立了以後，不斷地填充那細節，人物細節不會再成長，

所以傳記是以一個人死為起點的書寫，他死了，你就知道這人不會再變了，你開

始寫他，他就成為一個類型，那個類型大於個人性，這和匡超人形成非常有趣的

對比，匡超人不斷的轉換、變形，提到他這個名字，對他的指稱不斷地在變化，

這樣的故事在過去傳統的傳記形式裡，是絕對不能夠包含和成立的。又它這裡

面，不斷讓讀者從別的視角來看同一件事、同一個人，表面上看是一個縣太爺，

發現了一個農村的孝子，在父親生病的情況下，還要夜裡讀書，一心向學的故事，

可是到了匡大那裡，全變了調，作者在設置人物評論時，試圖避免那種二元對立

的評論，他永遠有第三種、第四種聲音，每一個評價，多少有一點點真相在裡頭，

有的則可能完全是錯的，但是大多數的意見，都多少是有一點根據的，這個是《儒

林外史》反諷性的一個基本特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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